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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会时间：2月18日、2月19日
（8:00-12:00,14:30-17:30）

招聘会地点：合肥金寨路与庐江路交
口东北角劳动局五楼合肥城市泊车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0551-65111421，
62875215

【公司介绍】合肥城市泊车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城泊”），前合
肥市保安停车场经营服务公司，为合肥
保安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9 月，是一家国有独资企业。合
肥城泊主要经营业务是道路临时停车
管理和服务，因发展需要，现向社会公
开诚聘：
合肥市道路临时停车收费管理员：200人

报名条件：身体健康，品行端正，吃苦

耐劳，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男性55周岁以
下，女性45周岁以下；

报名材料：报名时携带户口本、身份
证复印件三张（二代身份证需要正反面），
一寸白底免冠彩照 3 张；各类失业人员请
携带相关证件；

工作地点和时间：合肥瑶海区、蜀山
区、包河区道路临时停车泊位；每人每
天上半天班，两人上下午对倒班，上午
7:30—13:00，下午13:00—19:00；

工资福利待遇：月工资 2000-4000
元，依法为员工办理社保五险，并增加人
身保险，提供夏季高温津贴、冬季防寒津
贴及员工关爱津贴等福利；

乘车路线：乘1路、901路、701路、
162路、133路、126路、122路、7路公交
车到“廻龙桥”站下车。

合肥城市泊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国企）
大型专场招聘会

“今年是我最难熬的一年，30 岁生
日都不想回家庆祝了。”80 后的徐洋
（化名）一脸苦笑地说。

徐洋老家在天长，研究生毕业后就
和男友结了婚，一起留在合肥工作。
因为两个人都爱好旅游，所以每逢节
假日，他们就一同游山玩水，小日子过
得倒也惬意，“我们一直觉得，自己还
是孩子呢！”

可徐洋这么想，不代表双方父母也
这么想。结婚四年了，双方父母从一
开始的含蓄提醒到现在只要见面或者
打电话就“催生”，让徐洋有些毛了，她
也第一次开始正视这个问题，和老公
商量着备孕。

“我也着急，但是孩子不是说有就
有的啊。”过年前，徐洋就开始到医院
治疗，她希望能早点怀上孩子。“所以
今年春节，我们俩直接飞去香港过年，
只是给双方父母打个电话问候了一
下，免得回老家接受父母、亲属们的轮
番轰炸，光是想想我头都大了。”

同样无奈的还有萧何（化名），今
年 35 岁的她，由于月经不调一直没
能怀孕。今年过年，她照例没有回老
家，同样是不想面对家里七大姑八大
姨的盘问。

“春节回家难免要走亲戚，一聊
起孩子这个话题，总让人觉得难受。”
萧何说，其实她和丈夫已经三年没有
回家过年了，为了打发假期的时间，
她主动向公司提出加班，没事就逛逛
街什么的，她也无奈地坦言：“过年很
冷清啊。”

故事一：
年关难过
没孩子不敢回家过年

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人满为患
记者调查：越来越多年轻女性加入不孕行列

2月7日下午两点，安徽省立医院妇产科生殖中心临床负责人、主任医师栾红兵刚刚结束上午的门诊，声音微微有些哑：“一上午看了50多个，
饭都还没顾上吃。”

不仅仅是省立医院，安医大一附院和安徽省妇幼保健院的生殖医学中心，每天也是人满为患。“全面二孩”落地一年，让许多高龄不孕者有了生育需求；
而随着环境污染加剧，生活、工作压力增大，作息不规律等原因，也让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加入不孕症患者的行列。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特别规划署的报告，世界范围内不孕不育率高达15％～20％，中国不孕夫妇大约有1500万对。想要个孩子，咋就这么难
呢？ ▋华玲 张薇 高概 记者 李皖婷

方佳（化名）今年37 岁了，回望结婚这十年，她觉得就像
做了一场噩梦。

结婚没多久，方佳就被派到外地分公司当负责人，没考
虑太多她就答应了，即使她刚被查出怀孕了 。“我当时觉得
自己还年轻，事业重要。”方佳没留下这个孩子，她想等自己
和老公的经济状况更好些，再从容地要孩子。

两年后，方佳被调回合肥，理所当然地升职了。从那以
后，工作更忙了。加班、出差、应酬……方佳成了“陀螺”。

32 岁的一天，方佳觉得自己浑身乏力，头晕恶心，还有
些低烧。当时她正负责公司的一个大项目，先是吃了几天
感冒药，发现不管用，便去医院吊水，希望病能赶紧好。

但是病并没有好。因为方佳没有生病，她只是怀孕了。

和第一次不同，方佳想留下这个孩子，但医生经过评
估，告诉她之前用的那些药可能对胎儿有影响。方佳哭了
两个晚上，最终还是选择了流产。而从那以后，尽管方佳
积极备孕，甚至成为医院生殖医学中心的常客，但始终没
有成功。

如今的方佳已经是公司副总，不再是行业里的无名小
卒，相反别人提到她，多半会竖起大拇指。但她在怀疑，别
人是否也会嘲笑她这么大岁数还没半个子女：而她的同学、
朋友，有的二胎都已经读幼儿园了。

“之前那两个孩子，都是我的不珍惜让他们没能看到这
个世界。也许现在是老天在惩罚我吧。”方佳望向窗外，一
个三四岁的孩子正牵着妈妈的手向远处走去。

故事二：忙事业，怀个孩子成了一个遥远的梦

一大早，46 岁的黄玲玲（化名）又来到医院门口，一年多来，她成了这
里的常客。

两年前，她刚刚考上大学的儿子出车祸不幸离世，她在悲痛中度过了
灰色的半年。直到有一天，她在新闻中看到一个失独母亲通过试管婴儿又
生了一个孩子，这让她在绝望中看到了一丝光亮——“我觉得我也可以。”
黄玲玲反复提到这句话。

从那以后，黄玲玲辗转几大医院的生殖中心，希望医生为她做试管婴
儿。可这条路走得并不顺利，她的输卵管有炎症，卵巢功能也不太好，虽然
还有月经，但她已经没有规律的排卵了，这都成为医生拒绝她的理由。

黄玲玲不甘心，她一次又一次去找医生，后来有个医生看不下去，劝
她不要浪费钱。“医生说做一次几万块，能成功的几率几乎没有。可是
我告诉她，我不怕花钱，因为这几乎是我活下去的全部希望，哪怕试
一试也好；如果你不让我做，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理由活下去。”

医生拗不过她，也许是同情她，同意给她做一次。那次黄玲
玲很艰难地取出了两个卵子，培养后只有一个胚胎勉强能植入
宫腔，可这个胚胎也没能保住，黄玲玲很快发生了自然流产。

黄玲玲没有气馁，调养好身体后，她又继续奔波在家和
医院之间。她说所在小区一个 43 岁的刚通过试管婴儿的
方式生了二胎，这让她看到了希望。“我觉得我也可以。”
黄玲玲又说了一次。

故事三：“求孕”成了失独母亲最后一根生命绳索


